
第一百零一次（外两首）
井源（任城）

第一百零一次
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次次努力尝试
一回回败下阵来
成功，似乎与
勤奋和坚强毫无关系
一百次的失败足以让人绝望

这里不相信眼泪
哪怕是如注的汗流里
掺杂着一滴
也会把自己用拼搏
刻下的痕迹
熔化得面目全非

还有什么可抱怨
莫非真的想
用泪水代替汗水
还能想出什么理由
所有的理由
都在前一百次用光

唯有身陷绝望
才敢逆流而行
唯有历经磨难
才能珍惜所赢
胜利一定会出现
也许就在第一百零一次

思无邪
竹林深处，晓月下
老酒一壶，醉一曲琵琶
红袖拂水
宛若汀上蒹葭
可曾记
莽撞少年，仗剑天涯
指点江山，一生戎马
成也罢，败也罢
了却多少牵挂
是也罢，非也罢

忘了与谁画押
老酒一壶，醉一曲琵琶
欲说还休，不说也罢

红斗篷
当红斗篷劈开雪原的寂静
风记住了你扬鞭的弧度
那不是策马狂奔的姿态
是大地与星辰的私语
是炊烟在马蹄铁上
敲出的温暖韵脚

镜头前，你是流动的火焰
把杏花、蜂蜜与羊毛
变成屏幕另一端滚烫的订单
镜头后，你是沉默的树根
把脚印扎进冻土
让贫瘠的裂缝里
长出春天的芽

有人说
你是匹不肯停歇的野马
可我知道——
你把缰绳系在了百姓屋檐下
暴雪压弯篱笆
你是第一个踏碎冰凌的人
孤寡老人的药瓶空了
你是叩响门环的黎明

不必问你去往何方
漫山遍野的杏花
每一朵都藏着你的影子
毡房外的溪水
每一滴都重复着你的名字
红斗篷从未离去
它只是化作了千万匹马
在牧民的梦中继续奔跑——
一匹驮着春种，一匹驮着秋收
一匹驮着孩子的课本
一匹，永远驮着
你未完成的远方

微山湖畔的年
郑继武（微山）

微山湖畔的新年，不张扬，却
自有一番沉厚的滋味。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会在门
槛前横放一根短木，老辈人唤作
拦门棍。一棍拦门，拦去旧岁的
风霜辛劳；一棍守家，留住来年的
福泽绵长。这朴素的讲究，在湖
边村落代代相传，成了独属于此
地的过年印记。

灯火亮起时，奔波在外的人
们终于围坐一堂。没有客套，没
有喧嚣，久别重逢的情意，都化在
一杯热茶、几句闲谈里。一家人
守在一起，便是岁月最好的安稳。

团圆饭，是微山湖新年最深沉
的暖意。长辈居中而坐，是敬重，

也是家风。地锅的锅沿蒸腾着热
气，有人揉面擀皮，有人围坐包水
饺，指尖起落间，把期盼包进圆润
的褶子里。

夜深了，湖畔的灯火却迟迟
不熄。孩子们嬉笑打闹，不知疲
倦；大人们围坐闲话，说说收成，
谈谈念想，屋里暖意融融，屋外鞭
炮余味淡淡散开，湖水在夜色里
静静流淌。

微山湖畔的年，没有过多排
场，却有别处没有的味道。拦门
棍守着家，鞭炮声辞着岁，水饺裹
着暖，红包藏着爱。水乡村落的
年，是规矩，是烟火，是团圆，是刻
进血脉里的眷恋。

读初中时，我曾和一位外地落户
的同学聊天。因她对济宁方言不熟，
我说“你的本子掉就地（同“地面”）上
了”，她听后笑了，说我说话“土”。从
那以后，与人交谈我便有了顾忌，下意
识避开家乡话，生怕被笑话。

后来，随着普通话普及，连我这个
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也渐渐疏远了
那口从小就被视作“土气”的家乡话。

转变发生在一次去潍坊出差时。
同行的朋友原籍潍坊，虽幼年即迁至
济宁，仍能说一口流利的潍坊话。那
时手机和普通话都不像现在这般普
及，我出门就迷路了。站在街边，我
向路人问路，可对方热情的回应全是
潍坊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正茫然无措时，身后忽然传来一
声：“你说的地方我知道，我带你去
吧。”我猛地回头，甚至忘了称呼和打
量，脱口问道：“你是济宁人？”异乡闻
乡音，仿佛大海中望见帆影，长夜里

邂逅灯火。那是位五十岁上下的阿
姨，衣着朴实，齐耳短发显得干练，脸
上自然的笑容让人一见便觉亲切。

阿姨是来给儿子带孩子的，已在
潍坊住了几年。遇见家乡人，她格外
高兴，一路不住地问起故乡的变化。
我们边走边聊，不觉已到酒店门口。
阿姨挥挥手，留下一个微笑便离开
了。我站在原地目送她的背影，抬头
望了望天，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强烈
的、近乎酸楚的思念——我想家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
衰。”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了诗句里
的重量。

从那以后，与人交谈时，我不再
刻意回避方言。有时，我甚至会有意
说上几句：“欢迎恁们来俺济宁玩，别
的不叨叨了，就跟搁自家一样！”不为
别的，只为那份魂里梦里、土生土长
的亲切，在舌尖上一次又一次，温柔
地确认归途。

乡音里的时光密码
代新萍（任城）

回到老院后，看着墙角的那辆二八
大杠自行车，周身覆满了灰尘，锈迹斑
斑的车铃像一个沉默的故人，呼唤着我
的记忆。

那是十几年前，一个微雨朦胧的清
晨，祖父将背着小书包的我抱上横梁，
随着链条“嘎吱”“嘎吱”地唱着，很快便
行过村路，到了学校。我奔向教学楼前
回望，在同样的“嘎吱”声中，祖父的背影
渐渐消失，那是我童年世界里可以移动
的一座大山。

我以为，时光会一直如此缓慢。
后来，我用智能手机熟练地扫码、开

锁、跨车、骑行，伴随着清脆的车笛声，穿
行于车水马龙之间。红黄绿闪烁间，人
们走向疏离。

小时候，祖父用二八大杠的钢铁身
躯载着我，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天，我长
大了，我会用新的方式，去传承祖父的坚
韧，像他一样关爱家人，延续家风。就像
此刻，清晨六点，我在厨房烹煮着肉粥，
浓稠的汤汁溢满了我对家人的爱。曾
经的祖父，也是这样和面、揉团、抻拉、
下锅，再来点西红柿，便出锅了一碗香
喷喷的早餐面。

天色渐暗，我要离开老院了。再
次回望，夕阳西下，那辆二八大杠的影
子拉得很长，我仿佛看到它与祖父的
背影相重叠。今时今日，我不只是找
到了这辆旧单车，更是突然意识到，我
也应该为家人丈量路途了，就像祖父
在时那样。

老院的二八大杠
付天伟（任城）

工作室的窗台上，新添了一盆蝴蝶
兰，是七岁的小嘉谦自己坐电梯抱上来
的。

嘉谦上二年级，是个独立性很强的
小男孩。前几日，他比我早到十几分钟，
见我不在，便自己坐电梯下楼，去找保安
叔叔帮忙联系我。联系不上，他又敲开
对面王阿姨的门，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等
我。

我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心里
一暖，连连夸奖。这么小的孩子，竟有这
般沉稳与独立，我是真心地欣赏，也打心
底里喜欢。

嘉谦妈妈在我眼里，也是一位特别
美好的人。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我
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
妈妈。她个子高高的，整个人清清爽爽，
自带一股艺术气质，叫人一见便感觉舒
服、心生好感。

这盆蝴蝶兰养得真好，藤编的小盆，
素净雅致。叶子绿得发亮，像抹了一层
油。花茎微微弯着，不张扬，不喧闹，一
串粉色的花儿静静地开着。花瓣圆润，
远远看去，像蝴蝶收敛了翅膀，安安静静
栖息在枝头，散发着淡淡的暖意。

看着抱着花进屋的小嘉谦，我心里
又是一暖。花好看，孩子很懂事，还有藏
在花盆里那份珍贵的心意——眼前这盆
粉色的蝴蝶兰，让我在这温柔的瞬间里，
久久驻足。

温柔的蝴蝶兰
谢迎（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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